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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文艺百家

书间道

>>>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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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学明算不上是一位高产作
家，但他又确可称得上是一位十分
特别的作家，一个能够制造某种现
象的作家。

要说这部《爹》，还得先说几句
他之前的那部非虚构作品《娘》。
作品2011年首次面世时也就八
万字左右，而在随后10年的时间
中竟四度扩张，最终达到27万字，
且累计销售高达200余万册。这
个数字在当下中国文学作品的发
行纪录上称其为“现象”之一绝不
为过，也确不多见。

凭什么呢？其重要缘由恐怕
还在于这部作品极度的“虐”。娘
的苦难经历“虐”，子的泣血忏悔也
“虐”，这双重“虐”的叠加，大约就
是这部非虚构作品巨大销量的强
大内驱力。

不过，这是否成为学明继续创
作《爹》的强大内驱力？仅就我本
人读毕作品后的感觉来判断，似乎
不像。其理由一是这个《爹》远不
如那个《娘》来得虐，虽也有点虐，
但更多的是“犟”是“轴”是“一根
筋”；二是这个《爹》的体量远比那
个《娘》要大得多，60余万字的篇
幅差不多是前者的两倍多，如此大
的体量欲创造惊人的销售业绩，
难！三是这个《爹》也并不全是生
活中的那真父亲，而只是文学虚构
的产物。尽管文学虚构的魅力有
时完全可能超越生活的真实，但终
究还只是纸上的“超逼真”，真不能
全当真。

有必要先就《爹》的文体说几
句、定个位，否则评价的逻辑起点
就失位，后面随之全乱套。无论其
他论者如何看，反正我是将《爹》作
为一部纯虚构的长篇小说来看，尽
管其中或许确有不少真实生活原
型的影子，但从作品整体看，即便有这些元素的平移也并不影响整部作品的虚构
性质。我也不太认同那种视这部作品是虚构与非虚构结合的说法，如果放大点
讲，任何小说又何尝不都可以说是非虚构与虚构的合体？只是这样一来，基本的
文体边界就会变得模糊不清，如何对其评价也就失去了准星。

事实上，在这部作品中，明确与“爹”这个称谓相关的只有两位：即亲爹彭文
科（又名彭家云）和干爹彭武豪。但叙事者彭学明在自己“寻父”的过程中还先后
“认识”了许许多多爹的同辈，诸如龙光辉、向顶天、向立地、彭武定、彭武生、彭胜
虎、刘清平、吴点金、吴赛银、杨高山……他们既是爹的同代人更是同道。在这个
意义上，彭学明笔下的“爹”实际上是群像、是复数。他们身上更多的共性，使得
这个“爹”成为“集体的爹、湘西的爹”。

不仅如此，小说中先后登场的人物也不只有这样一个不小的父亲群像，还有
他们的父辈及后代、至亲与远朋、同道与对手；也有以韭菜干娘和亲娘为代表的
许多聪慧善良、坚忍不拔的女性形象……这就决定了作品的时间跨度至少长达
半个世纪以上。

如果说作为非虚构作品的《娘》是对过往的苦难叙述和作者自身真诚忏悔的
合体，那么作为虚构作品的《爹》则是通过“寻爹”“认父”的漫长过程，自然切入波
澜壮阔的中国现代史和那个跌宕起伏的大时代，在追寻“爹”和武豪干爹等父辈
艰难人生路的过程中，既写活了一群刚毅而善良的湘西男性和坚韧聪慧的女性
形象，家国情、民族义、儿女心是贯穿作品始终的精神内核；整个寻父、认父的过
程，何尝又不是一部折射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华民族风云际会乃至国家、民族和社
会跌宕起伏发展前行的记录？

在阅读彭学明《爹》的过程中，我自然地想到了文学研究与批评中常用的一
个词——“审父”。这个用来描述中外文学作品中某种现象并由此透视其深层文
化心理的词儿在对中国新时期以降的文学研究中出现频率也较高，多指创作主
体有意识地摒弃对父亲习见的那种仰视视角,进而以一种与父辈平等的甚至是
俯视的姿态对父亲或父辈进行审视,试图以此取得对他们较为客观的历史评
价，并由此透视隐藏于其后的某种时代社会状态与文化根由。

无论将“审父”这个词用来描述彭学明笔下的那个《爹》是否确切，但至少面
上确有相似迹象，那就不妨借用过来，看看彭学明从“爹”那儿究竟“审”出了啥？
——不仅“审”了自己的亲爹，而且自然地带出了以干爹为首的一个“父

亲群”。
在这“父亲群”中，既有“我”从“排斥”到逐渐接纳认同甚至崇敬的亲爹，这个

接纳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玩味与反思乃至还需继续反思的漫长过程；还有
以武豪干爹为首的那个“父亲群”，在他们中间，既有亲爹、干爹的同道，也有他们
的对立面，只有这两者乃至更多杂色“爹”的同时存在，这个“父亲群”的存在才是
真实的、有意味的。

有爹自然有娘，因此，在《爹》中，有“父亲群”存在的同时自然还少不了一个
不小的“母亲群”。所不同的只不过是作者在她们身上的着墨虽少了些许，但又
多了一份单纯。出现在《爹》中的“母亲群”基本上皆属美丽温柔、勤劳善良、韧性
十足一类，虽少了点人物的复杂，却多了些单纯的柔韧。相对于人物的复杂，单
纯的只要得体同样也是一种美，现实中虽未必真实存在，但又何尝不是作者理想
的一种化身，在众多的中外文学名著中，也并不缺少这样的纯粹。
——不仅“审”了一个“父亲群”，而且还“审”了他们生存的那个时代。
在《爹》中，除“父亲群”外，同时也上溯至他们的父母下延到其儿女，三世同

堂的背后至少要跨过半个多世纪的时光。具体到《爹》中，基本就是自上世纪二
三十年代到八九十年代这段日子。作品中呈现的重要历史场景大抵有第一次国
共合作前后的历史风云、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湘西剿匪、抗美援朝、社会主义建
设时期的前20余年直至改革开放新时期伊始的前10余年。这的确是一个大时
代，一个风云际会、波涛汹涌的年华。作品中那些父亲、母亲们命运的波谲云诡，
无不与他们所处的每一段特定的时代紧密关联。当然也可以反过来说，从这两
个“群”的命运坎坷中也同样折射出一个时代的基本模样及重要特点。这就是人
们常说的所谓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以及文学应该怎样表现时代、贴近时代一类
的话题。透过彭学明笔下的《爹》应该再一次得到一个有益的启示：一方面，优
质的文学作品总是会与时代发生千丝万缕的关系，但这种联系一定是艺术地
自然地发生而非教条地生硬地贴上；另一方面，所谓时代主潮、风云起伏之类
也一定是不动声色地蕴藏于作品的人物、情节与事件等要素中而非教条口号式
地嚷嚷出来。
——不仅“审”了“父亲群”的那个时代，而且还“审”了滋润他们得以生存与

成长的那片大地。
彭学明笔下的两个“群”固然是一个复数，但每个人也不乏自己鲜明的个性：

或偏刚或趋柔；如果从群体角度审视，又的确有其鲜明的共性，突出便是一个
“韧”字，他们身上不约而同地都有一股轴劲儿、执拗。有意思的是他们的对立面
其实也够“韧”的，当然汉语的习惯对这些反面人物的“韧”一般称之为“顽固”。
鲜明个性中的这种共性因何而来？就个体而言当然各有缘由，但从群体审视自
然就离不开他们共同生活的那片大地——湘西。正是那里险峻的地理位置、独
特的自然环境孕育出湘西男女的这些共性。无论是同中有异、还是异中有同，皆
得益于他们共同生活的那片自然环境。于是，这就带出了文学创作另一个虽有
共性但又应如何处理这样共性的命题：即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的关系。在彭学明
笔下，无论是过去的《娘》还是现在的《爹》都明显地没有忽视地理环境这个重要
元素。

从“审父”这个视角进入对彭学明新作《爹》的解读，无论这个概念的使用是
否确切，也无论本人对这部作品“审”得如何，但对其文本的描述应大体无误。将
人物、时代和环境融为一体，立起了“爹”的形象：饱满、鲜活。仅凭这，也就不枉
近70万字的篇幅了。

(作者为知名文艺评论家)

上海舞蹈迎来万紫千红的春天
——2024新人新作之我见

魏芙

每年春暖花开时，上海的文艺舞台

总有一番万紫千红，今年春早，第39届

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伴着海棠、早樱盛

开之际就拉开了帷幕。

“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作为中国历

史最悠久的音乐节和上海文化的金名

片，承载了新中国音乐60余年的深厚历

史底蕴，是上海音乐、舞蹈艺术事业蓬

勃发展的生动写照。”

见这段宣文我感慨万千，作为一名上

海的艺术工作者，“上海之春”也是我成长

的舞台，从演员到编导，从跳别人的作品

到出产了自己的创作。回想1988年，我

刚从北京舞蹈学院毕业不久，就有幸担当

第12届“上海之春”开幕式暨水上音乐舞

蹈晚会的总导演，让我从稚嫩走向成熟。

“上海之春”着力夯实助推新人新

作的专业舞台，旨在发现培养舞蹈人

才，引领助推舞蹈创作，为优秀作品提

供展示交流的平台，为处于创作上升期

的年轻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的确如

此，在每年的新作呈现中，都可以见到

很多陌生的名字，也能在很多惊喜中发

现一种萌动，一种生发。

“今年将集中展示43个优秀新作，

表现年轻一代日益成熟的艺术水平，表

达与祖国同频共振的创作热忱。”一年

出品43个新作，这的确是可喜之事，这

充分体现出上海舞蹈界原创活力进一

步的显现，也期待着能代表上海新生代

创作力的阵容早日形成。

第39届“上海之春”举办正值新中

国成立75周年，本届音乐节以“礼赞新

时代”为主题，以精品力作回应时代呼

唤，以鲜明特色满足人民期待。围绕着

这么一个主旋律的命题，我们见到了不

少紧贴主题，并以独特艺术视角表现家

国情怀、抒怀新时代的好作品，如《苏醒

的大地》《守望 ·穹庐》《红日》《一条大河 ·

涸》《在希望的田野上》等。虽然用了不

同的舞种、不同的舞风、不同的结构模

式和手段，但是都以一种磅礴的气势、

昂扬的激情，让人振奋。

我个人更欣赏《红日》这个作品，“红

日”似乎是个太常见的名字，但是在这个

藏舞风格的群舞中，却让观者感受到了

一种不同的含义。场面中一轮硕大的红

日居中，在特有的转经轮铃声中藏民们

膜拜着初生的太阳，这是一种执著的信

念，又是一种朴素的情感。我们在粗犷率

真的舞蹈中看到了重生的希望，传递着对

自然和生命力量的崇拜，也感受到一种追

随不弃的信念。我在想一般观众在享受

舞蹈作品时，是不会去细究什么“编舞

法”，而我们衡量一个作品的艺术价值时，

也不会把一个主机拆分开来去理性分

解。我认为这个作品让我们这些对藏文

化不是非常了解的观众，依然被点燃了，

在这高原的阳光下，在这片净土之上，追

随光明的步伐永不停息。

另一个也是用这种大写意手法呈

现的作品是以蒙族舞素材创作的群舞

《穹庐 · 守望》，作品正是运用了舞蹈艺

术特有的制造功能，用人体的起伏交

织，制造出北宋民歌中描绘的“敕勒川、

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辽阔家园

的意境。“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

牛羊”，苍凉的长调声中冒出了“咩！

咩”的欢叫，双人舞和群舞用“复调”式

手法，交替和互补，制造出连绵不断的，

打破时空概念的叠加，一代代的繁衍生

息，一辈辈的传承守望的家国情怀的主

题，用七分钟的舞蹈完成得淋漓尽致。

以上两个舞蹈应该说是相同类型的题

材，而且优点都在于角度特殊、结构清

晰、手段精准而没有赘笔。

在这要提一下女子群舞《在希望的

田野上》，这个用交响乐组曲演绎的“丰

收”或者“希望”主题的创作，原本初衷

也许是想运用组舞的做法来演绎这个

并不新鲜的题材，但是想表现的内容太

多，手段也太杂，一会儿表现劳动过程、

一会儿又表现欢乐心情，尤其是最后突

然又出现了想用扇子来制造升华，反而

是败笔，让原本还有些新意的处理又落

了俗套，前后似乎成了不同的两个舞

蹈。这个原创歌曲的主题其实也不是

“唱丰收”，而是表现一种走进新的时

代，对于未来愿景的展望。对于这一类

“永恒性”题材，必须要有新的解读和新

的演绎。编创的意义在于提出自我不

同一般的主张和认知，这样也可以尽量

避免热门题材的“同质化”。

对于《一条大河 · 涸》我是这样认

为，初见用国标舞种表现“黄河”，我是

非常惊讶和感叹的，而且觉得表现民族

精神，在现当代用这样的舞风演绎，比

用民间舞、古典舞体现或许更贴切。社

交舞发展为竞技类比赛的体育舞蹈是一

种进步，而用国标舞来演绎特定主题的

表演，这可是一个质的飞跃，这个探索和

适应也许要经历很长时期的曲折迂回。

目前在《一条大河 ·涸》中，还是看到了许

多“夹生”的处理，让人会瞬间游离出规

定情境。我觉得这样的探索首先必须肯

定和倡导，这也是艺术发展的一种规律，

在一个大时代变革之中，文艺工作者在

创作观念上，形式上再要有更大的突

破。现代舞的诞生，是对传统芭蕾一种

颠覆性的突破，它大胆地把芭蕾最主要

的手段——脚尖鞋都脱掉了。那我们是

否在选择竞技性舞种来完成特定内容

时，也应该破一破我们双人舞的形式呢?

在今年43个新作中，“独、双、三”占

了很大一个比例，如《月光双人舞》《缘

定》《境》《麦垛里的幸福时光》《一抹天

青》《乐不可言》《蒲公英》《一叶听秋》等。

舞蹈艺术的魅力是优于音乐给人

带来的想象空间，让动听的音乐变成了

可视。它同时又优于绘画给你带来的

五彩斑斓，让人类情感色彩的表达，都

能配上相应的色号。芭蕾双人舞《月

光》，正是让舞蹈艺术特有的这种魅力

发挥到了极致。用后印象主义风格去

呈现印象主义流派代表——德彪西的

《月光》，这段双人舞是否能视为吴虎生

个人创作风格的一种形成？关于“月”

的主题，史上实在有太多的抒怀。而两

位芭蕾新秀从内心生发出的那种月光

的朦胧感、温暖感，让人沉醉，让人回归

了一种纯粹。

另外这些“独、双、三”新作，也有一

个共同点，大部分是属于民族民间舞。

对于如何在传承的基础上发展新民

族民间舞，这些剧目中我们真的是能

看出上海新生代创作者在努力创新。

对民族民间艺术的求新，我们常用一句

“当代表达”的角度来说明它的新，我

总觉得这好像不是解决“表达方式”的

问题。新的审美心理、新的语汇的产

生，是在新的生活形态里生发出来的，

必定是带着这个新时代的空气，也一定

会顺着一条新的逻辑规律去延展。新

的语汇应该在“当代进行时”中去发现

和提炼，而不是用当代人已经不太接

受、不太认同的语言去“表达”。现代出

现的一些网络语，它的流行速度之快、

之广，被沿用和发展，都是体现出这个

信息化时代的特征。我认为我们对中

国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至少应该是一

株老桩上爆出的一些新芽，“派生”？“再

造”？有可能是需要“嫁接”或者是“基因

重组”？所有的文化瑰宝都是老祖宗创

造的，当我们也成为历史时，我们这一

代的发明创造又在哪呢?什么才是我们

这一代对中国民族民间文化的贡献呢？

（作者为舞蹈家、国家一级导演）

那身体的舞动与心智的交流，
还可以回来吗

——评“上海之春”的舞蹈作品《小丑》

杨悦

作为本届“上海之春”的舞蹈剧目之

一，国际著名编舞家赫法什 ·谢克特的作

品《双重谋杀》亮相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大

剧场，包含《小丑》和《重生之路》两个篇

章。其中《小丑》初创于2016年，于2021

年复排，集中体现了谢克特的作品风格

和美学思想。

《小丑》全长约50分钟，背景有一道

经典的红色幕布，舞台上空挂有若干条

灯串，两者若隐若现，成为娱乐演出的符

号；十名演员身着较为宽松的马戏团小

丑服装，体现古怪有趣的氛围。舞者们

保留谢克特舞团标志性的运动方式：时

而如雕塑一般静止不动，时而歇斯底里

地甩动四肢。

不同于古典芭蕾优美空灵的美学诉

求，《小丑》中的舞者们时常保持驼背和

膝盖微屈的姿势舞蹈。他们的身体肌肉

放松，重心下沉，同许多社会性舞蹈一样

跟随音乐作有节奏的抖动，释放原始能

量。演员的衣服也非纯白洁净，而是脏

兮兮的，体现了在窘迫环境里奋力挣扎

的人物形象。

作品中也有芭蕾的舞蹈语汇。比如

第一个舞段，除民间舞元素外，演员们伴

随着悠扬欢快的康康舞曲，挺直躯干，延

展四肢，如芭蕾舞演员一样优雅转圈，带

来了一个欢乐华丽的开场，将全场的气

氛推向高潮。这与紧随其后的，舞者们

手拉手，一动不动地横排站立在舞台深

处的死寂场景形成强烈反差，凸显讽刺

意味，回应了节目册中的描述：作品“考

验着以娱乐为名的底线”。

具体来说，创作者提出的问题似乎

是：你是否在乎歌舞升平、纸醉金迷的社

会景观背后，真实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我们可以在随后的片段里看到演员

接二连三地比划着代表暴力行为的手

势，并且这些暴力行为衔接诙谐逗趣的

舞蹈段落，更有力地折射荒诞残酷的社

会乱象。在作品的尾声，一名男舞者直

立在舞台中央，目视观众；一名女舞者悄

悄走到他身后，在他的颈部送上一个温

柔深情的吻。数秒后，一声巨大的枪响，

男舞者砰然倒地，女舞者摆出冷峻的开

枪姿势……作品里类似的对比反复出

现，轻松与沉重、温柔与冷酷、寂静与躁

动、美好与丑陋不断交叠，演员时而微

笑、时而怒吼、时而面无表情……将戏剧

张力推向极点。

编舞家做了许多意象的拼贴，其中

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画面是十名舞者两

人一组，一个人跪地环抱另一个倒在地

上死去的人，令人联想到意大利画家乔

托于14世纪创作的名画《哀悼基督》中，

圣母玛丽亚俯视着躺在她双膝上死去的

基督的场景，悲恸的情绪弥散全场。而

作品中的音乐则如黑色漩涡一般强烈、

往复，有力的鼓点夹杂哀吟旋律，与舞

者粗砺的动作质感和濒死的表演状态

相交融。谢幕段落中混响效果的加入，

使得声音仿佛来自远方的呼唤；背光的处

理导致观众无法看清演员的脸庞，只能捕

捉他们的身形轮廓（这在作品中被反复运

用）。我们看到演员离我们越来越远，缓

缓步入黑暗，逐渐消逝的过程……整部

作品就像是一支靠近那个混沌终点的

舞曲，欢乐、无力、惊恐、癫狂相互交织，

从中可以看到创作者想要深入的核心议

题——死亡。

应对“死亡”在西方艺术传统中由来

已久，中世纪晚期诞生了“死神舞”这一

艺术体裁。法语单词“macabre”最早出

现于1376年让 ·勒费弗尔的诗作，随后

逐渐从文学向绘画过渡。目前发现的最

早的“死神舞”绘画作品来自创作于

1424年巴黎无罪者圣墓的壁画。“死神

舞”是一种对死亡的寓言，展示了一场将

生者和死者、富人和穷人聚集在一起的

舞蹈，代表了中世纪晚期艺术关于死亡

的恐怖描绘的巅峰。在此之前，人们很

可能在教堂或者其他宗教场所实地表演

“死神舞”。

13世纪前的西方画家笔下的死亡

多呈现出宁静祥和的面貌，与基督教中

的“复活”和“来世”观念中的积极意义相

关联。然而到了中世纪晚期，欧洲饱受

饥荒、疾病和战争的侵扰，黑死病在五六

年间就夺去了将近一半欧洲人的生命，

人们对死亡的认识和恐惧陡增。在这种

背景下，艺术家开始描绘阴森可怖的画

面，比如骷髅，以及人们与尸体共舞的场

景。“死神舞”由此而生，“MomentoMori”

（拉丁语，意思是“勿忘你终有一死”）的

概念通过艺术向世人传播，提醒人们思

考生死。

在过去百年间的现代舞蹈历史中也

不乏编舞家触及死亡议题。德国著名舞

蹈家库特 · 尤斯（皮娜 · 鲍什的老师）从

“死神舞”绘画作品中汲取灵感，于两次

世界大战之交创作了舞剧《绿桌》，探讨

战争的荒谬，揭露政客的虚伪；而诞生于

战后日本的“舞踏”，如二战尾声美军在

广岛和长崎投下的原子弹的余波，其中

的演员往往赤裸身体，全身涂满白粉，姿

势扭曲挣扎，也是死亡议题的延续……

如今，人类刚经历疫情冲击，而硝烟

依旧在世界各地弥漫。此时此刻，谢克特

的母国以色列正与哈马斯交战，我们由此

更能揣摩编舞家的创作动力与舞蹈美学。

赫法什 ·谢克特生于耶路撒冷。根

据资料，青少年时期的他曾学习过几年

民间舞。我们依然可以在他的作品里看

到民间舞的影响：舞者们时常手拉手，围

成一个圈，跟着音乐律动摇摆。他们的

动作时而各异，如在舞厅一般跟随同样

的节奏扭动身姿；时而统一，形成齐舞，

迸发出融于集体的精神力量。

对于犹太这一长期经历离散的民族

而言，共同的宗教信仰和与之相伴的风

俗，包括民间舞想必是很重要的社会纽

带。写于3500年前的《旧约圣经 ·出埃

及记》就有对舞蹈的记载：摩西的姐姐米

利暗为了感谢上帝帮助以色列人渡过红

海，带领妇女击鼓起舞。以色列的民间

舞蹈种类繁多，也吸收了不同离散地区

的各种影响。谢克特的祖先们在结束一

天艰苦的劳作后，会围着篝火跳起“霍拉

舞”，往往一跳就能跳上几个小时；还有

在很多哈西德教派的婚礼上常会出现的

“诫命之舞”,人们依次通过一条绳带牵

着新娘，在她面前舞蹈，以赠予她美好的

祝福。对于虔诚的哈西德教徒而言，音

乐与舞蹈是敬神的媒介。总体上说，以

色列多样的民间舞蹈既有欢乐的节庆意

义，也有与宗教信仰密切相关的精神内

涵。这在谢克特的作品里得以延续。

在他舞团的网站上，创作的意图被

这样描述：“我们通过舞蹈来庆祝并激励

人类精神的自由……我们相信舞蹈有能

力触动并激发我们最深层的情感，这是

我们在现代生活中很少能接触到的，属

于本能的、深刻的一部分。我们跳舞是

为了觉知，不要麻木地生存，而要真正地

生活。我们所有的作品都在努力让我们

自己和观众一起超越理性。”而谢克特本

人对此亦作了阐述：“我希望观众被唤

醒，从内心体验我的作品。相信直觉对

我来说就像相信自然、上帝或是一个使

命一样。让我们去相信一个源头、一个

火花，相信一种比我们这些受限且压抑

的文明人更高尚强大的力量。”

谢克特的作品还让我联想到之前在

马赛的欧洲及地中海文明博物馆看到的来

自保加利亚、匈牙利、瑞士等地的嘉年华面

具，我们的傩戏、藏戏也有类似的面具。如

今，这些物品被完好地保存在博物馆里，成

为了过去人们祭神驱瘟的佐证。

世界各地在20世纪都经历了浩浩

荡荡的现代化运动，科技的超速发展也

间接带动了令人毛骨悚然的两次世界大

战。历史的车轮不会倒转，但杀戮也从

未停止。当俄乌战争和巴以冲突的战火

不断，恐袭阴云再度笼罩各地，《小丑》成

为对硝烟和炮火的一种艺术化回应，让

我们直面人性之恶，激发我们对死亡的

揣度；当人变为越来越孤立的原子化个

体，谢克特的作品又犹如一首首时代的

挽歌，饱含对前现代的眷恋，以及对工具

理性的质问。那集体的精神仪式，那身

体与身体的舞动形成的人与人之间心智

的交流，还可以回来吗？

群舞《在希望的田野上》。本报记者叶辰亮 摄


